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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小屏幕”之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
达 10.12 亿，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 2.5 小时。
短视频已成为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网络应用。
在城乡“数字鸿沟”不断缩小的今天，农村留守儿童
对短视频的接触量、接触面也在大幅上升。在“小屏
幕”的世界里，这些缺少父母监督和关怀的留守儿童
更容易形成对短视频的依赖，进而陷入沉迷短视频
的困境之中。

何秋红是河海大学的一名教授，一直关注媒体
与儿童社会问题的她每次回农村老家都能接触到不
少留守儿童。最近几年，她发现留守村里的孩子被
手机短视频吸引的现象越来越多，“我在南京住的地
方旁边就是小学中学，但这些孩子对手机并没有留
守儿童那么沉迷。”两相对比，她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她看来，短视频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不容小
觑，长期紧盯屏幕导致的视力下降、身体素质变差；
分散他们的时间精力，进而影响学习成绩；更重要
的是，短视频对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也会产生较大
影响——由于短视频“短、新、快”的特征，儿童习惯
于碎片化认知，长期专注力受到破坏，难以静下心来
听父母老师的劝导，也不再满足于现实世界中“朋
友”的陪伴，只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

到了今年暑期，何秋红组织学生成立了“留守儿
童短视频接触现状研究”暑期实践项目，团队成员深
入安徽、江苏、河北、河南的不同区县展开调查，试图
探讨留守儿童沉迷短视频问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和
心理原因。“我让学生们深描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现
状，了解留守儿童为何使用手机，使用手机干什么。
在此基础上，我也指导学生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和
他们一起探索具体的方法，如何提高留守儿童的媒
介素养，让他们发挥手机的正向功能。”何秋红说。

另一种“陪伴”

团队成员刘馨泽还记得，她的调研始于江苏省
常州市金坛区村子里的一个托管班。班上的老师告
诉她，托管班里有 5个孩子是长期寄宿的，基本都是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家鸿便是其中一个。

家鸿今年11岁，妈妈在他一岁半时离家出走，爸
爸常年在外工作，从记事起，家鸿的大半时间都在托
管班度过。

8岁时，家鸿开始接触短视频，“最开始看是因为
我爸爸、表姐、姑姑他们都看，然后我就也跟着看，看着
看着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但是刷视频刷得正
在兴头上时，就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他这样描述
自己黑白颠倒的假期：前一天熬夜打游戏，早上睡到
11点；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开始刷抖音，等再看时间时
都已经晚上六点了，“我还以为才下午两三点呢。”

对于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短视频为何会
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带着这个问题，团队成员蒋
成轩来到了河南省睢县郭营村，村里一对姐妹的经
历似乎让她有了答案。

姐姐马思琪上五年级，妹妹马梦瑶上三年级，两
人平时都有刷短视频的习惯。不同的是，姐姐喜欢
刷“快手”，妹妹习惯看的是“小红书”。两人看的内
容也不一样，妹妹喜欢看动画片解说类，经常刷到的
动画片是“斗罗大陆”；而姐姐的快手里最多的是搞
笑剧类的视频。

在大数据算法的支持下，姐妹俩收到的视频内
容总是能精准地“投其所好”。在查阅了相关研究资
料之后，蒋成轩了解到，短视频平台记录并追踪儿童
观看短视频的时间、频率、内容偏好等，并通过算法
推荐，根据用户标签、兴趣点、位置、相似用户偏好等
数据来进行算法匹配。以“抖音”“快手”“小红书”

“西瓜视频”等软件为例，大部分低龄儿童会刷到动
画片、游戏解说等视频，而年龄稍大的软件里则会充
斥着短剧、音乐、娱乐新闻等内容。

“短视频的内容有趣，娱乐性强，在几秒内就能
抓住人的注意力。再加上智能算法的助力与便捷的
下划页面，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时候完全不用深度
思考，很轻松便能收获快乐，让大脑得到多巴胺的奖
赏。”她说。

在走访中，团队成员接触到了大量性格各异、经
历复杂的留守儿童。他们发现，虽然留守儿童沉迷
短视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缺少陪伴是这些孩子的
共性。除了个性化的内容推送外，短视频媒介的交
互性正好迎合了他们陪伴需求的缺口，形成了一种
对短视频媒介的“黏性”。

在刘馨泽的印象中，初二女生萍萍是个富有个
性的存在。父母离异，性格内向的萍萍跟着妈妈住
在上海郊区的一个老小区里。走进她的房间，满满
当当摆放的动漫周边、墙上贴着的歌手海报、专辑宣
传画勾勒出一个“二次元少女”的生活日常。萍萍也
经常以“宅”“游戏少女”作为自己的标签。

打开她的抖音软件，聊天小窗口经常有几十条
未读消息，“我经常和我朋友分享小视频，然后就在
这里面评论对方分享的小视频。我们会一个个看完
再点评。”她笑着说，“像古代皇帝批奏折那样的，我
们就建了个群叫‘奏章批阅小组’。”

谈话间，萍萍说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刷视频，她其
实都不是一个人。出去时，朋友作为实体陪伴在她
身边，而在家刷视频时，朋友也会在线上与她同频共
振。这是她想要的陪伴，用她的话说，就是“存在感
和被看见的安全感”。

通过和萍萍的接触，刘馨泽感到，缺失的陪伴，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情感缺口。

“留守儿童因为长时间无法与父母亲在一起，往往处
于一种落单的状态。而短视频软件里个性化的内容
推送和互动行为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缺失，长此以往，
缺乏监督与引导的他们，便很容易陷入短视频的漩
涡，沉迷于手机里的虚拟世界，忽略了学习和生活中
更值得关注的事物。”她说。

未成熟的“三观”

与留守儿童交流，对于这些第一次参与复杂社
会实践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有的会不理你，无视你的问题。还有的可能会
回答得比较敷衍，所说内容的价值观不太正向。”蒋
成轩说，每次遇到这样的谈话对象，她不由得就会有
些头疼。

李鹏宇和李思宇兄弟俩就是这样的例子。在
调研报告里，蒋成轩记录了她与两人很多略显“尴
尬”的对话。“为什么不爱学习”“费脑子”“会看一
些学习的视频吗”“我得了一种病，只要一看书就
会过敏”……

在家里，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机。平时，李鹏宇
喜欢刷“快手”里边王者荣耀游戏的讲解视频，李思
宇则喜欢看“西瓜视频”里的恐怖故事。

而在学校里，兄弟俩经常会说一些网络流行
梗，比如“芭比 Q 了”“彻底疯狂”“那年我双手插
兜”，他们告诉蒋成轩，这些都是从短视频里学着说
的。“我是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虽然不想说，但是
说话总蹦出来，说到半路才想起来，我咋说出这句
话了。”李鹏宇说。李思宇则说自己“从一年级开始
就会骂人了”。

面对在网络热梗面前笑得“前仰后合”的两个男
孩，蒋成轩真切感受到网络短视频对低龄儿童产生
的影响，“对于一些低龄的留守儿童，很容易就对视
频内容进行学习和模仿。”她说，“他们过早地接触到
了大人的社会，见识到的东西多了，辨别能力却跟不
上。面对各种信息不知如何筛选，更不知道如何拒
绝成人世界中某些观念和言行。”

谈及这类“小大人”类型的孩子，蒋成轩第一个
想到的就是明玉，一个六年级的女生。之所以感觉
到她的“成熟”，“不是因为穿衣打扮，而是那种由内
透露出来的淡定和波澜不惊。”她说，这么多留守儿
童里，明玉是唯一一个询问了她来访目的的孩子。

明玉喜欢文科，经常在“快手”上看一些历史科
普类的视频。有一次，她刷到一则“清华大学卖中药
给日本”的短视频，视频里说，“清华大学现在与日本
合作，将我们中药卖给了日本，导致中药涨价，在
清华大学读的学生也出了国，可他们再也没有回
来……”明玉一直信以为真，在访谈时，还当做新闻
告诉了蒋成轩。

“我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二元对立的、很幼稚的低
质视频，”蒋成轩说，“这种视频为博流量断章取义，
毫无下限，被辨别能力尚不完善的儿童刷到，对他们
认知世界、塑造三观百害而无一利。”

在研究团队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被虚假内容误
导的现象并不鲜见，“短视频里良莠不齐的信息不仅
会对行为模式产生影响，更会影响他们尚未成熟的
认知和观念。”团队成员唐思瑶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唐思瑶的调研对象李欣是一名刚步入高三的女
生，家住安徽省太湖县。在乡下奶奶家二楼的客厅
里，她见到了这个略显拘谨的女生。

平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李欣会刷短视频当做
放松解闷的方式。她喜欢用“抖音”看一些博主拍摄
的短剧。有一次，她刷到一条某博主拍摄的家庭短
剧，大意是将夫妻俩的角色互换，反讽丈夫对作为家
庭主妇的妻子的付出视而不见。李欣觉得有意思，
就随手点了个赞。后来，她就经常刷到相似博主拍
摄的短剧，题材也是有关两性关系的话题。“他们的
视频好像一条不落，抖音太会推荐了。”她说。

在谈话间，李欣说自己喜欢看“大女主”类型的
视频，喜欢里边“清醒”“不恋爱脑”的价值输出。“那
你有没有谈恋爱或者喜欢的人呢？”面对这个17岁的
女生，唐思瑶想试探又充满好奇。

“那些男生有什么好的，幼稚又无聊。”李欣撇
撇嘴，眼神透过二楼的窗户，在盛夏绿油油的稻田
里游移。

一把双刃剑

随着调研的深入，何秋红发现，学生们走访的一

些实际情况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不仅作为接受

者用手机看视频，还喜欢自己拍短视频，而且把这种
方式当做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工具。”她说，“这是调
研之前没有想到的。”

在郭营村，蒋成轩的另一名走访对象李萌萌是
一名六年级的女生，也是一个在“快手”上拥有 2000
多粉丝的博主。“我不算多的，在我们学校还有几万
粉丝的。”李萌萌告诉她，“她们走的是颜值路线。”

没有大多数留守儿童的腼腆和害羞，李萌萌
热情又开朗的个性让蒋成轩印象深刻：和弟弟互
呛、偶尔骂几句脏话，爷爷出门打麻将时会自己做
饭吃。

谈到发视频的事儿，李萌萌话更多了，“我喜欢
鞠婧祎嘛，想让人多知道知道她。”她说，从五年级开
始，她定期发有关鞠婧祎的视频，因为其中一个视频
火了，播放量达到几万次，从那开始，就有很多鞠婧
祎的粉丝开始关注她。逐渐积累上升的关注度让她
兴奋，在她主页的一个视频里，AI 配音了这样一段
话：“确定不来我的列表吗，我的列表随时欢迎，我来
者不拒，待人不差……”

蒋成轩对这个作品印象很深，因为她感觉视频
里的李萌萌“语气和口吻中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个六
年级女生的话”。

在团队调研报告里，这类视频博主低龄化趋势
的例子不止一个。王雨婷的调研对象刘畅是一名二
年级的女生，而打开她的抖音主页，790＋的作品数
量让王雨婷“吓了一跳”。刘畅的奶奶说，她学会自
己拍抖音了之后，就有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每天
都要拍抖音，拍的各种各样的。从跟着视频里的音
乐节奏跳舞到妆效夸张的影视、动漫人物特效；从跟
着视频里自带的台词“演戏”到特效夸张的长腿妹
妹，而且每个视频都带着厚厚的美颜滤镜。

“传统观念里，8岁应该是一个自由烂漫、爱玩爱
笑的年纪，如今的美颜特效似乎有某种‘魔力’，会让
人迷失在其中。”王雨婷想到，留守儿童在美颜特效
的“美丽”中获得自信，逐渐愿意展示自我，这是件好
事，但长此以往，也容易产生不真实感。“在这种大环
境下，儿童与成人的界限也正在被模糊，催生出过早
成熟的现象，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她说。

尽管弊端不小，但研究团队也捕捉到了这种方
式对于留守儿童影响正向的一面。

他们在一些家庭的走访中发现，创作短视频的

过程能够释放孩子旺盛的表达欲和表现欲，“特别是
拍的视频在发出去后获得了点赞，有些孩子会在这
样的过程中建立一种虚拟社交关系，获得社交的满
足感。”王雨婷说。而另一个留守儿童小卡的故事，
也说明了短视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具，用来维系
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的感情。

小卡是刘馨泽在福州调研时遇到的一个13岁的
女孩，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她爸爸妈妈生下她
几个月就到深圳去了，这丫头就一直跟着我们住。
夫妻两个每个月就寄些钱回来，问问丫头的情况。”
小卡爷爷说。

四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小卡印象深刻的
事情。学校举办成长仪式，班上的一位家长上台分
享孩子的成长历程。那位妈妈拿出一本成长相册，
有孩子刚出生的照片、学会走路的照片、做手工的照
片、学跳舞的照片……每一张都有妈妈和孩子的手
工装饰以及小小的留言框。看着那位母亲双眼微带
泪花地讲述着这些温馨的亲子时光，小卡心中有些
不是滋味。

后来，爸爸给她买了手机。从那时起，她便开始
尝试用拍照记录自己的生活，发在和爸妈组建的家
庭微信群里。后来她又接触到了短视频，便开始学
着拍摄一些日常主题的视频，甚至在镜头面前唱起
了歌曲，在学校里有了自己的“粉丝”。

“小卡说，拍这些视频也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下日
常，她也有自己的小私心，希望能让远在上海工作的
爸爸妈妈平常有机会看到她慢慢长大的样子。”刘馨
泽发现，小卡的抖音账号的聊天对话框里有一个小
群，群名是小卡的爸爸取的，叫“阿卡的家庭粉丝
团”。在述说这些细节的时候，这个女孩有些微微发
红的眼睛，是这次调研活动里，让刘馨泽感到格外温
馨的事情。

兴趣是良药

在调研的尾声，何秋红作为指导老师撰写了一
篇总结性的报告，文章里她这样回应自己关注这个
问题的初衷：“若干年后，这一代留守儿童回忆起童
年，不再有‘池塘边的榕树上’这样仿佛加了滤镜般
的美好瞬间，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可能只有一部被摔
碎的、卡顿的旧手机。”

因此她认为，如何帮助留守儿童提高媒介素养
是一项“迫切的时代课题”，而团队成员也在大量的

走访实践中慢慢找到了一些答案。
黄筱舒接触的一名高三女生裴莹平时在寄宿制

学校上学。除了寒暑假，学校只有每两周放一个下
午的短暂假期。这也是她能够接触手机和短视频的
时间。

裴莹喜爱音乐，最爱看的一部综艺节目是由湖
南卫视出品的《声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档节
目，她喜欢上了音乐剧。虽然假日短暂，她没有足够
的时间看完所有的集数，但在抖音上，她可以看到综
艺的精彩片段。“现在的高中生活是很辛苦，但是抖
音让我看到很多有趣的新奇的东西，比如旅游景点、
演唱会等，还有我喜欢的音乐剧，我想在毕业后去看
看这些。”她说。

对于裴莹来说，抖音成为了她看向世界的窗
口。她说，小县城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看看
外面的世界，抖音帮助她看到了世界的美好与美丽，
让她了解到了好听的音乐剧，偶尔的放假偶尔的娱
乐在这样辛苦的生活之中显得分外的甜蜜，这是抖
音为她带来的快乐。

“关心和陪伴的缺席会使留守儿童的心理产
生空虚感，他们因此去寻找新的情感代偿。短视
频出现之前这个代偿或许是抽烟、早恋、打架，短
视频之后或许还会是别的东西。”何秋红说，“因
此，我们不必将短视频视作洪水猛兽，而要看到问
题的症结所在。”

裴莹的例子让研究团队有了一个新的方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让一个孩子沉迷手机一整
天无法自拔，也可以让她专注于做好一件事而不知
疲倦。而且，这种力量并不是来自外界的拉力，而是
来自孩子内心的驱动力，这种内驱力可能比任何严
苛的管教方式都更加管用。”黄筱舒说。

虽然，为留守儿童解决“小屏幕”问题之路仍然
困难重重，但何秋红相信，在家庭、学校的协同努力
之下，短视频会给留守儿童带来更多正面的效应。
而近几年，一些社会力量的参与让她对于解决问题
看到了更多希望。

2023年 3月，黄冈市罗田县三里畈镇启动了“希
望家园”项目，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支持下，

“希望家园”项目依托闲置的中小学等地点建设书
屋、教室等设施，通过吸纳大学生志愿者、本地返乡
大学生、当地退休教师等群体加入，帮助学校以及留
守儿童家庭解决暑期农村留守儿童“困在手机里”的
问题。“我觉得，在可实现的条件下，也许可以探索农
家书屋的模式，并引入志愿者引导。放学后或者放
假，留守儿童可以在书屋写作业，同龄人一起进行现
实的游戏与陪伴，志愿者能推荐高质量的视频节目
给孩子们，应该能一定程度上预防留守儿童沉迷手
机。”何秋红说。

（团队成员：黄筱舒、王文洁、刘馨泽、蒋成轩、唐
思瑶、邓睿婕、王雨婷）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文中留守儿童均为化
名，为保护未成年人，图片部分区域已经过特殊处理）

随着调研的深入，何秋红发现，学生们走访的一些实际

情况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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